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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團
去
韓
國
考
察
小
學
教
育
，
接
觸
了
好
多
韓
國
的
小
學
生
。
對

韓
國
的
教
育
沒
留
下
太
大
的
印
象
，
而
韓
國
的
小
學
生
的
﹁過
火
﹂
語

言
，
卻
一
直
盤
旋
在
我
的
腦
海
之
中
，
揮
之
不
去
。

每
到
一
所
學
校
，
跟
韓
國
孩
子
交
流
，
幾
乎
所
有
的
孩
子
，
都
會

問
你
喜
不
喜
歡
吃
泡
菜
，
當
然
指
的
是
韓
國
的
泡
菜
。
然
後
就
會
給
你

講
韓
國
的
食
物
如
何
好
吃
，
中
國
食
物
如
何
不
安
全
之
類
的
話
。
接
着

就
會
跟
你
探
討
歷
史
，
告
訴
你
，
以
前
的
高
句
麗
遼
闊
的
疆
域
，
以
及

後
來
的
變
遷
。

韓
國
同
行
告
訴
我
，
在
韓
國
，
沒
有
愛
國
主
義
教
育
的
概
念
，
但

愛
國
教
育
時
時
處
處
都
存
在
，
它
存
在
於
所
有
的
教
育
活
動
中
，
學
校

、
家
庭
、
社
會
教
育
莫
不
如
是
。
韓
國
人
對
孩
子
的
教
育
，
從
熱
愛
國

貨
開
始
，
全
社
會
都
視
國
貨
為
自
豪
，
以
使
用
外
國
貨
為
恥
。
如
果
有

人
腦
子
不
清
醒
，
買
了
進
口
汽
車
，
特
別
是
日
本
的
進
口
車
，
那
你
遭

殃
是
一
定
的
。
很
快
就
會
有
民
眾
勢
不
可
擋
的

衝
擊
，
砸
壞
你
的
玻
璃
，
劃
花
你
的
車
身
，
扎

癟
你
的
輪
胎
，
甚
至
圍
攻
你
。
這
裡
面
就
有
很

多
是
孩
子
所
為
，
而
家
長
，
是
絕
對
支
持
孩
子

這
樣
做
的
，
還
會
身
體
力
行
做
孩
子
的
榜
樣
。

所
以
，
韓
國
街
頭
跑
的
都
是
國
產
車
。

韓
國
人
，
特
別
重
視
利
用
節
假
日
對
孩
子

進
行
教
育
，
而
且
這
種
教
育
絕
不
是
口
頭
上
。

他
們
把
日
本
駐
韓
使
館
當
做
愛
國
主
義
教
育
基

地
，
全
家
人
一
同
前
往
，
在
使
館
前
大
喊
幾
嗓
子
，
或
是
向
使
館
裡
投

擲
雞
蛋
什
麼
的
。
這
樣
的
行
動
，
恐
怕
比
說
教
一
萬
句
都
管
用
。

我
以
前
經
常
從
新
聞
裡
看
到
韓
國
人
一
些
令
人
目
瞪
口
呆
的
行
為

，
譬
如
撕
咬
別
國
的
國
旗
，
剁
掉
一
個
手
指
寄
給
日
本
駐
韓
使
館
等
。

我
一
直
以
為
是
一
些
﹁憤
青
﹂
所
為
，
其
實
，
在
韓
國
，
很
多
人
都
是

憤
青
，
很
多
人
都
可
能
作
出
這
樣
的
行
為
。
去
了
韓
國
後
，
我
終
於
找

到
了
這
種
﹁憤
青
﹂
的
根
源
。
這
是
一
種
可
怕
的
愛
國
教
育
，
它
使
民

族
凝
聚
力
和
自
豪
感
融
化
到
了
血
液
裡
，
根
深
蒂
固
，
堅
不
可
摧
。

而
回
頭
看
着
我
國
城
市
鄉
村
道
路
上
耀
武
揚
威
的
進
口
車
，
目
睹

大
中
學
生
穿
戴
着
洋
品
牌
時
的
自
豪
相
，
讀
着
新
出
國
移
民
潮
的
新
聞

，
我
的
心
情
很
不
平
靜
，
隱
隱
的
有
着
心
痛
的
擔
心
。
我
們
的
愛
國
主

義
教
育
，
真
的
病
了
，
還
病
得
不
輕
！

四月是一年裡最美好
的月份，溫暖恬然。我喜
歡這蓬勃、清明的人間四
月天。

人間四月天，景色最
旖旎。春暖花開，枝頭添

綠；草木葱蘢，芳野萋萋。脫去累贅的冬衣，春
風正吻上人們的臉，舒心爽意；大街上，愛美的
姑娘一襲春之霓裳，步履輕盈，帶來了春的信息
。經過夏、秋、冬的感情發酵，正迎來玫瑰般的
柔情蜜意，他讀她唇邊的嬌羞，她猜他心中的秘
密……這一道永恆的風景，多麼華彩、多麼絢麗。

人間四月天，踏青正當時。春色融融，風和
日麗，揹起行囊，踏上征旅。離開了車水馬龍的
喧囂都市，到山那邊去。用心底蘊含着的春意來
領略林海蒼茫、千嶺萬壑的豪氣；用給心情放飛
的感覺去體會湖光山色、溪水流雲的情趣；踏着
由鵝黃而嫩綠的通幽曲徑，看滿山花枝吐蕊，聽
百鳥嚶嚶鳴啼，六合玄遠、天籟俱寂，大自然的
美永駐心底。

人間四月天，最讓人留戀的是那一場繽紛的
櫻花雨。一條櫻花路，彷彿櫻花的長廊，雖不似
富士山的櫻花那麼稠密和熱烈，但落花也同樣令
人斷腸。那天我特意去賞櫻花，卻只看到一場櫻
花淚，微風襲來，花瓣飄零如雨。櫻花的生命很
短暫，日本有一句民諺說： 「櫻花七日」，就是
形容櫻花的短暫，一朵櫻花從開放到凋謝大約為
七天。站在路旁，我不禁淚盈於睫，感慨萬千，

人生何其短暫，來到世上就要像櫻花一樣燦爛。
傍晚的清風中一彎新月悄然斜掛西天，星光閃着春情迷亂

的眼睛，徐徐的清風驅除着白晝的餘熱。久久地佇立在風中，
頓然覺得涼爽宜人，說不盡的快意。寂靜中，吵吵的是澎湃鼓
蕩的蛙聲，夜成了牠們喧囂的世界了，如潮水般的喧響席捲而
來，似在告知我，牠們來了，牠們才是世界的主人。 「噓噓，
咻咻」，其他的昆蟲在草叢或旮旯裡附和着，生命重來的季節
裡，似也不甘做配角，想是要爭着要做主人的。螻蛄和其他的
昆蟲循着光亮而去了，在燈下頻頻扇動着翅膀，上竄下跳，甚
至於落到人們的臂膀或頭頂來昭顯牠的存在，牠們不吵，就在
你的眼前，你的身邊鬧着，不管你是否討嫌，而牠執拗地折騰
着，若一個頑皮的孩童一般，自在快慰。

人間四月天，總是讓人捉摸不透。剛剛還是晴空萬里，轉
眼卻已是綿綿細雨。我的心，卻依然沉浸在桃紅李白的世界。
春雷乍響，藉着心醉，想偷偷地採摘一枝雨打風吹的春紅，豈
知那搖曳多姿的，終是千樹萬樹的白茫茫一片。

黃昏的風聲，從耳邊呼嘯而過。一顆赤誠的心，點亮了四
月祭台上的香燭，先祖的靈魂在那一刻飄然降臨。熟悉的面孔
，鮮活的生命，錯亂的心情，穿越時空的交流。懂的人始終是
懂的，不懂的人永遠都不懂。

人間四月天，四月好日子。失望化成了欣喜；醜陋變成了
美麗。迷茫中要學會收穫光明，追求中須學會不輕易放棄。有
景欣賞是福氣；有茗品味算好事；有友相聚乃緣分，有 「田」
耕耘應矢志。給心靈洗個澡，讓靈魂沐次浴……人間四月天，
氣候最愜意；人間四月天，心曠又神怡！

林徽因寫得好： 「我說你是人間的四月天；笑響點亮了四
面風；輕靈在春的光艷中交舞着變。你是四月早天裡的雲煙，
黃昏吹着風的軟，星子在無意中閃，細雨點灑在花前。那輕，
那娉婷，你是，鮮妍。百花的冠冕你戴着，你是天真，莊嚴，
你是夜夜的月圓。雪化後那片鵝黃，你像；新鮮初放芽的綠，
你是；柔嫩喜悅，水光浮動着你夢中期待的白蓮。你是一樹一
樹的花開，是燕在樑間呢喃，你是愛，是暖，是希望，你是人
間的四月天！」

加藤嘉一談中國人
十大不可思議：一，中
國人不知道消費稅是多
少。二，不知道自己的
血型。三、中國有太多
的博士官員。四、中國

人缺乏對性的認識和把握。五、開會時接電
話。六、電動扶梯不連接在一起。七、中國
人不回電子郵件，或回得慢。八、中國有太
多的閒人。九、許多廁所沒手紙。十、中國
家長干涉孩子好多年。

自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問世以來，
如此總結國人陋習的還真不多見。加藤嘉一
的言論自然激起不少國人的反感，有人認為
憑什麼一個日本人來中國文化冒險的經歷，

反而成全了他的學術地位？但也不得不承認
，亞洲人所具有的敏感和細膩使他看出了許
多西方人未必看得準的問題。

中國內地的消費稅不僅我自己不知道是
多少，連問六個人都不知，第七個人猶猶豫
豫地答道，大概上限是百分之十七吧。他是
大學裡教經濟的。至於太多的博士官員，說
實話，內地老百姓誰也沒有因某官頭銜加有
博士而抱有更多的希望，而是心裡明白更狡
黠的官場動物出現了。扯開一筆，退後十年
二十年，倒是有很多境外人士納悶： 「你們
中國的大學裡，怎麼有那麼多教授是不具備
博士學位的？」矯枉過正的結果，是否便形
成現今中國有太多博士官員的局面？至於中
國有太多的閒人，我想正是在這點上最大限

度地體現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有保障唄，
沒保障下只能是營營苟苟。再說不回或不及
時回電郵，允我再作補充，多數內地人的電
郵都無稱謂，且習慣 re 來 re 去一大串，而
不喜獨立成信。中國人有大把的智慧和時間
，完全可以從個人做起，把每件小事做得更
好，但中國人偏偏很有脾氣。

加藤嘉一身為男性，卻是女權主義者，
自己長有一張似男似女的臉龐。加藤嘉一說
「我是把自己的青春交給了中國，我希望中

國的同齡人，看到外國人如此關心中國能夠
有所反思。」他希望中國的讀者，能將其當
作觀察中國發展維度的指標，一面合格的鏡
子。 「沒有人把中國的問題純粹看作是中國
國內的問題。」

在我的書架上有一套深紅
色封面、燙金字的 「紅寶書」
，它不是 「文革」年代的 「毛
選」，而是中國在改革開放後
翻譯出版的《簡明不列顛百科
全書》。書脊上印着一朵帶刺

的球形花冠，很引人注目，它是蘇格蘭的民族標誌
——薊花。由於百科全書誕生在蘇格蘭首府愛丁堡
，因而便以薊花作為商標。儘管出版權多次易手，
公司總部也由愛丁堡轉到倫敦，再遷到芝加哥，但
這朵薊花從未改變。

《不列顛百科全書》雖然已有二百四十四年的
悠久歷史，但成為中國人手中的 「紅寶書」僅有二
十七年。最近傳來這部巨著在美國停止印刷的消息
，觸動了我的 「記憶鍵」。我這套百科全書是簡體
中文版，上世紀八十年代在北京出版，共有十卷。
它有一個特別之處，即 「一書兩制」：有關自然科
學和外國的條目均按照英文原版翻譯成中文，有關

中國的條目則由中方專家執筆重寫，而且中國條目
的數量比英文原版增加了百分之二十。所以，這是
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大英百科全書。

百科全書被譽為 「沒有圍牆的大學」。愚民的
「文革」結束之後，翻譯和出版百科全書的事擺上

了 「改革總設計師」鄧小平的案頭。當年，出版百
科全書絕非簡單的小事，而是涉及思想解放、打破
禁忌的大事。一九七九年十一月，鄧小平接見美國
大英百科全書公司副主席吉布尼（Frank Gibney
）時，告訴他： 「外國的部分搬你們的就是了，中
國的部分我們自己來寫。」吉布尼一定沒有想到
「一書兩制」，更不會想到鄧小平還有一個更宏大

的計劃—— 「一國兩制」正在醞釀之中。一九八四
年十二月，中英兩國為香港前途簽署《聯合聲明》
的那天，胡耀邦總書記送給戴卓爾首相的一件禮物
即是中文版大英百科全書第一卷的試印本。不知戴
卓爾夫人是否從中參透到大英百科全書與香港前途
的關係？

合作出版百科全書，美中兩方都是第一次 「摸
着石頭過河」。我在英國遇到一位參與過中文版百
科全書出版工作的編輯。他說，當年為了中國條目
的撰稿和編審，中美兩方進行了艱苦的談判。其實
，在非中國的條目上也並非一帆風順。最近看到一
篇有關的回憶文章，其中講到當年在 「人權」、
「斯大林主義」這種敏感條目上，兩方有過激烈的
「交鋒」。中方近五百位學者參與了翻譯和編輯工

作，由一九八五年六月至一九八六年八月陸續出版
了第一至第十卷。一九八五年九月第一至第三卷出
版的時候，出版社在北京王府井書店舉行了首發式
。據說那天有一兩千人排隊買這套書。它的出版衝
破了許多思想禁地，不單填補了中國出版界的一項
空白，而且填補了成千上萬個空白的頭腦。

講起我那套 「紅寶書」，它的來歷頗有 「中國
特色」。很多人都知道，在上世紀五十年代至九十
年代，內地城市居民需用各種票證去購物，例如買
米買麵要用 「糧票」，買衣買褲要用 「布票」。但
許多人大概不知道，那時還有一種 「書票」。我這
套百科全書就是用 「書票」買的。糧票和布票，每
個城市居民都有，但書票並非每人都有，因此它比
糧票、布票更珍稀寶貴。書票只發給特殊的小群體
，例如專職作家、從事文化研究的專家等。書票要
在指定的書店使用，而且只能買指定的書。如果書
票上寫的是《水滸》，那就不能買《紅樓夢》。需
要用書票買的書是所謂 「內部發行」的書和限量發
行的書，這類書不會在書店的陳列架上看到。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尚未從 「文革」的破壞
中恢復過來，不單物質匱乏，而且精神貧瘠。那時
我在內地大學教書。全系有一百多位教師，只分配
到兩張買百科全書的書票。一張是簡裝版的，書價
約一百五十元，由系圖書館買下，存放在大家看不
到的地方。另一張是精裝版的，約三百元。那可是
一大筆錢，相當於大學畢業生五個月的薪水。那時
我在系裡的年資很淺，本來沒希望見到書票，但由
於這套精裝版沒有人買，於是書票便輾轉到我手上
。我鄭重地與妻子商量，動用儲蓄買了這套書。它
成了家中最貴重的一件 「財產」。

我的書房很小，但有了這套 「紅寶書」之後，
它變得很大，大得可以容納整個世界。每次翻開書
，就像打開一扇新的窗戶，看到一個新的天地、一
個新的視野，它讓我呼吸到從未有過的新鮮空氣。
這部在十八世紀蘇格蘭啟蒙運動中誕生的巨著，經
過二百二十年，終於來到中國，為許多像我這樣的
青年人打開了啟蒙之窗。後來我選擇去愛丁堡讀書
，其中一個原因便是受到這套書的影響。我看到了
它的誕生地，也看到了那自強不息的薊花。我來香
港工作後，這套書是唯一由內地帶到香港的 「家產
」。它伴隨我二十多年，已成為我生活的一部分。
現在我仍然經常打開這扇 「窗」，讓我的屋子變得
寬敞一些，讓我的眼睛望得遠一點。

前
不
久
，
河
南
省
寧
陵
縣
政
府
﹁禁
止
午
間
飲
酒
辦
公
室
﹂
的
招
牌
很
是
吸
引

眼
球
。
想
像
這
群
公
職
人
員
到
了
中
午
就
奔
赴
全
縣
的
餐
館
明
查
暗
察
，
確
實
有
些

滑
稽
。
平
心
而
論
，
堂
而
皇
之
地
成
立
這
個
機
構
實
屬
少
見
，
但
各
地
抓
公
款
吃
喝

卻
真
的
是
一
時
也
沒
有
停
過
，
只
是
效
果
不
太
明
顯
，
可
見
，
禁
酒
工
作
任
重
道

遠
。

一
個
直
接
的
例
子
是
中
國
的
茅
台
酒
價
飆
升
，
內
地
輿
論
直
指
公
款
消
費
是
重

要
推
手
。
中
國
古
代
有
洛
陽
紙
貴
，
說
是
西
晉
著
名
文
學
家
左
思
的
《
三
都
賦
》
在

京
城
洛
陽
廣
為
流
傳
，
人
們
競
相
傳
抄
所
致
，
說
明
那
時
的
人
們
很
重
視
文
化
建
設

。
而
眼
下
的
茅
台
酒
貴
，
大
約
不
是
為
了
﹁斗
酒
賦
百
篇
﹂
，
顯
然
和
文
化
無
關
。

眼
下
，
各
地
風
聲
正
緊
，
嚴
禁
用
公
款
購
買
高
檔
煙
酒
，
聽
之
者
眾
，
和
之
者
幾
許

？
貓
捉
老
鼠
，
被
戲
弄
的
總
會
是
貓
，
即
便
是
在
一
片
嚴
禁
聲
中
，
公
款
吃
喝
從
來

就
沒
有
停
過
。
真
不
希
望
﹁禁
酒
辦
﹂
只
是
為
了
因
人
設
崗
，
而
卻
和
治
理
公
款
吃

喝
無
關
。

中
國
人
好
客
，
﹁有
朋
自
遠
方
來
，
不
亦
樂
乎
﹂
？
故
喝
兩
杯

總
是
必
須
，
但
喝
什
麼
酒
，
吃
什
麼
菜
，
有
多
少
人
作
陪
，
﹁遠
方

﹂
究
竟
多
遠
，
都
需
要
明
確
。
國
外
也
有
招
待
，
但
規
定
很
苛
刻
。

美
國
有
一
個
著
名
的
《
牙
籤
法
案
》
。
根
據
這
條
法
律
，
企
業
或
者

說
客
不
得
宴
請
官
員
，
只
可
以
請
他
們
參
加
酒
會
。
酒
會
上
不
得
有

正
式
的
飯
菜
，
所
有
的
食
品
都
只
能
用
牙
籤
或
者
手
指
拿
着
吃
。
這

樣
你
就
無
法
大
快
朵
頤
，
觥
籌
交
錯
，
所
以
這
個
法
案
也
被
戲
稱
作

﹁指
頭
食
品
立
法
﹂
。
可
見
，
外
國
人
也
喜
歡
吃
喝
，
只
是
監
督
太

嚴
，
讓
你
不
敢
放
開
。
最
近
，
美
國
白
宮
事
務
管
理
局
有
官
員
揮
霍

公
款
吃
喝
，
百
姓
將
之
編
成R

P

傳
唱
，
奧

巴
馬
下
令
徹
查
，
要
給
社
會
一
個
交
代
，
但

願
有
好
的
下
文
。
我
們
的
規
定
不
可
謂
不
嚴

，
但
上
有
政
策
下
有
對
策
，
防
不
勝
防
，
如

過
去
曾
經
規
定
過
接
待
客
人
只
能
三
菜
一
湯

，
結
果
弄
得
每
個
盤
子
比
臉
盆
還
大
。
假
如

也
規
定
請
吃
只
能
用
牙
籤
，
估
計
牙
籤
長
短

不
會
遜
於
筷
子
。

有
一
次
我
隨
一
個
重
要
的
公
務
團
去

西
班
牙
首
都
馬
德
里
，
按
計
劃
上
午
要
拜
訪
世
界
旅
遊
組
織
主
席
。

主
席
先
生
來
過
我
們
團
員
中
的
不
少
城
市
，
受
到
過
高
規
格
接
待
，

可
讓
他
們
犯
難
的
是
如
何
接
待
我
們
。
最
終
傳
過
話
來
說
，
安
排
接

談
可
以
，
飯
卻
請
不
得
，
因
為
他
們
沒
有
此
筆
經
費
。
不
少
團
員
在

失
望
的
同
時
表
示
理
解
，
認
為
是
國
情
不
同
。
可
為
何
在
國
外
可
以

理
解
，
在
國
內
卻
無
法
理
解
，
真
有
些
匪
夷
所
思
。
聯
想
到
美
國
駐

中
國
大
使
駱
家
輝
在
海
南
博
鰲
參
加
國
際
會
議
住
不
起
五
星
級
酒
店

，
絕
對
不
會
是
作
秀
，
而
是
﹁國
情
﹂
使
然
。
他
們
把
這
些
硬
性
法

規
視
作
高
壓
線
不
敢
觸
碰
，
否
則
就
會
丟
掉
飯
碗
。
而
在
我
們
不
少

人
看
來
，
公
款
吃
喝
並
不
是
什
麼
見
不
得
人
的
事
，
倒
是
天
天
在
家

沒
人
請
才
顯
得
丟
人
。

治
理
公
款
吃
喝
，
各
地
招
數
頻
出
，
可
效
果
總
是
不
佳
，
恐
怕
未
動
真
格
是
主

因
，
懲
戒
之
拳
總
是
高
高
舉
起
輕
輕
落
下
，
很
少
聽
說
有
誰
因
為
公
款
吃
喝
而
處
理

，
更
不
要
說
治
罪
。
世
界
旅
遊
組
織
主
席
在
接
待
時
笑
稱
，
如
果
他
動
用
預
算
外
資

金
請
客
，
明
天
就
得
下
台
，
這
絕
不
是
聳
人
聽
聞
。
我
們
是
否
也
可
制
定
一
個
類
似

的
《
牙
籤
法
案
》
，
把
本
來
由
行
政
管
的
交
還
給
法
律
，
看
誰
還
敢
觸
犯
法
律
，
也

許
可
以
阻
止
公
款
吃
喝
的
滋
生
和
蔓
延
。
倘
做
到
這
一
點
，
中
國
的
酒
店
和
高
檔
餐

館
也
就
不
需
要
裝
修
那
麼
多
的
豪
華
包
間
。
在
國
外
，
餐
廳
總
是
開
放
式
的
，
大
家

花
自
己
的
錢
吃
喝
，
不
需
要
躲
躲
閃
閃
，
弄
得
國
內
的
公
務
團
去
了
總
是
不
太
習
慣

。
同
時
我
想
，
不
少
官
員
為
何
如
此
地
喜
歡
在
外
面
應
酬
而
不
太
願
意
下
班
就
早
早

地
回
家
，
他
們
能
否
多
一
點
時
間
陪
陪
家
人
，
抽
空
讀
點
書
，
思
考
點
問
題
？
不
停

地
公
款
吃
喝
，
在
酒
桌
上
的
瞬
間
快
感
之
後
，
自
己
的
心
會
變
得
越
來
越
浮
躁
和
焦

躁
。

韓國愛國教育 李江華

最
美
人
間
四
月
天

郁
建
民

我的紅寶書 方 元

國
人
十
大
不
可
思
議

言

然

茅台酒貴 蕭 飛

關於人的一生，可以說有很多形象而
又生動的比喻。近日，我手機裡收到了一
段關於人生的小段子，頗有一種耳目一新
之感。段子是這樣說的─人的一生，好
比乘坐北京地鐵一號線：途徑國貿，羨慕
繁華；途徑天安門，幻想權力；途徑金融

街，夢想發財；經過公主墳，遙想華麗家族；經過玉泉路，依
然雄心勃勃……這時有個聲音飄然入耳：乘客您好，八寶山快
到了！頓時醒悟：人生苦短。

人生的確很苦。沿街乞討的乞丐，整日為吃了上頓沒下頓
而苦，為衣衫襤褸衣不蔽體而苦。那麼作為正常人呢？比乞丐
更苦──當然，很多苦都是自找的。經商的，為永不知足的金
錢而苦；做官的，為心比天高的權利慾而苦；普通人，為太多
不切實際的攀比而苦。殊不知，儘管人生看似漫漫，其實甚是
「苦短」，不經意間，每個人都在一步步接近 「八寶山」。話

，儘管說得有點危言聳聽，然而這就是事實，任何人都無法改
變的事實。

那天，一位可算功成名就的同學問我： 「假如生命讓你重
新開頭活一次，你是否願意。」假如在以前，不用太久─十
年前，我會願意。因為那時我畢竟年輕氣盛，而今天，已經四
十有餘的我─不願意。四十，畢竟不是耍浪漫的年齡。人過
四十天過午，小小的我已經浪漫不起。儘管我沒有漂亮的車子
，華麗的房子，令人羨慕的位子，但我有一個越來越清醒的自
己。在別人的眼裡，也許我很笨拙，以至於在人生的道路上不
會跳躍，更不會飛翔。我就像一隻不起眼的蝸牛，負着人生的
沉重，一步步默默地前行……但我絲毫也不覺得苦，儘管我攜
妻帶女逛商場下館子的機會少得可憐，好在健康與歡樂常常寫
滿了她們的笑臉。

世事無常，人生苦短。請善待我們多姿多彩的生活，善待
我們的同事，我們的朋友，我們的家人──當然，也包括我們
自己……最後，讓我們以下面這段話共勉：沒病也要體檢，不
渴也要喝水，再煩也要想通，有理也要讓人，有權也要低調，
不疲勞也要休息，不富也要知足，再忙也要鍛煉……

人生苦短需早醒
鄧榮河

文文化化
什錦什錦

域域外外
漫筆漫筆

醉醉書書
亭亭

自自
由由談談

文文化化
經緯經緯

方
紀
谷
即
散
文
家
思
果
（
一
九
一
八
至
二
○
○
四
）
，
他
一

生
出
過
二
十
多
種
散
文
集
，
早
年
在
香
港
出
版
的
有
《
私
念
》

（
香
港
亞
洲
出
版
社
，
一
九
五
六
）
、
《
藝
術
家
的
肖
像
》
（
香

港
亞
洲
出
版
社
，
一
九
五
九
）
和
如
今
大
家
見
到
署
名
方
紀
谷
的

《
河
漢
集
》
（
香
港
高
原
出
版
社
，
一
九
六
二
）
，
其
他
的
多
在

台
灣
出
版
，
還
以
《
林
居
筆
話
》
（
台
北
大
地
出
版
社
，
一
九
七

九
）
奪
第
十
四
屆
中
山
文
藝
散
文
獎
。

《
河
漢
集
》
以
性
質
分
成
五
輯
，
收
散
文
二
十
一
篇
，
事
實
上
所
收
的
不
外
有
關

學
術
的
和
生
活
的
兩
類
。
有
關
學
術
的
文
章
，
談
《
聊
齋
》
、
《
顏
氏
家
訓
》
到
《
關

於
費
次
玖
羅
》
、
《
四
福
音
書
的
文
學
》
和
《
英
國
近
代
散
文
》
，
顯
示
了
作
者
學
貫

中
西
，
對
文
學
及
翻
譯
的
修
養
甚
深
；
生
活
上
的
抒
情
，
像
《
別
離
》
、
《
難
得
的
假

期
》
、《
牛
皮
紙
的
包
裹
》等
，
則
反
映
出
他
是
個
深
情
的
﹁住
家
男
人
﹂
、
好
爸
爸
。

一
九
五
九
年
我
讀
小
六
，
鄰
居
有
位
家
中
藏
書
滿
架
，
在
出
版
社
工
作
，
也
是
姓

許
的
伯
伯
，
知
道
我
喜
歡
看
書
，
借
給
我
一
本
叫
《
海
的
禮
物
》
的
散
文
集
，
寫
的
是

作
者
到
一
個
無
人
居
住
的
海
島
，
在
海
邊
思
考
人
生
的
智
慧
結
晶
，
印
象
雖
然
深
刻
，

卻
想
不
起
是
誰
的
作
品
。
今
天
翻
查
思
果
的
資
料
，
卻
意
外
地
發
現
那
本
《
海
的
禮
物

》
（
香
港
友
聯
出
版
社
，
一
九
五
九
）
，
是
林
白
夫
人
（A

nne
M

orrow
Lindbergh

，
一
九
○
六
—
二
○
○
一
）
的
傑
作
，
原
來
正
是
思
果
翻
譯
的
！

方
紀
谷
即
思
果

許
定
銘

愛
丁
堡
街
頭
雕
塑

—
十
八
世
紀
哲
學
家
休
謨

流動空間流動空間


